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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简说

母爱是人间最圣洁、最崇高、最无私的爱，她沉浸于万物之中，充盈于天地之间。文字赋予她太多的诠释，也赋予
她太多的内涵。没有历史诗歌的撼人心魄，没有惊卷大海的风波逆转，母爱就像一场春雨，润物无声，绵长深远。

母亲节来临之际，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祝她们的儿女孝顺，祝她们的家庭美满！

陪妈妈一起长大
小时候胆子小，一入夜，风只

随便轻轻推一下树，山里那些黑

魁魁各自摇摆的庞然大物就让我

想哭。为此不知道甩脱多少次脚

盆，可大人存心，还是指使我去院

子边倒洗脚水。

有天晚上风特别大，一弯月

牙似有似无，我恐惧到极点，怎么

催都不去。妈妈牵着我站在院子

边上，指着每一个摇摆的东西，从

东边指到西边，让我一一辨认：樱

桃树、柏树、桂花树、梧桐树、苹果

树……她说，你看什么东西就要

看仔细，不要看见风就是雨，你看

明白了，就不会怕了。

后来长大去过很多地方，遇

到很多事情，都记着这个。

妈妈有很多话本样的故事，

说哪年大水，一个草桥，一时大雾

迷得人睁不开眼，有神识还清楚

的，就眼见灯笼样的两个大眼睛

在雾里影影绰绰的眨着，后来雾

散，人们反应过来，原来是成龙的

要经过。说哪个小镇，有座磨坊，

里面有个老太太，每天见她不停

地推磨，累得很，却不停，后来一

个道士经过，一道咒语解了，才知

道是个被牛精困在这里的仙人。

说哪里哪里的山，突然一夜之间

冒出来的，因为本来扎都城，数数

的把它数漏了，它一生气，就离家

出走了。

背景都是附近某某地方，听

完就盼快些长大，到时能去看一

看。后来真的到了那些地方，一

看，哪有神迹，全都平淡无奇，没

故事里半点丰盈，只是偶然想起

来，有种淡淡的温馨感。也有当时

深信不疑，后来才慢慢琢磨过劲

儿的事：

说爷爷的祖母，是很爱干净

的人，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

有条，方圆百里，人人都夸。干净

整洁到什么样子，盐掉到了地上，

沾起来还能吃。后来学到“纤尘不

染”，我就自动匹配到“地上沾盐”

这几个字，再后来，回味起，就笑

而不语了。

冬天时候，院子前面的水塘

会有野鸭子，问妈妈，夏天它们去

了哪里，她说它们怕热，就住在水

底下。于是水里的动物就是分层

居住的，大鱼住一层，小鱼住一

天上的星数不清
当她用稚嫩的声音说出“呼

伦贝尔”的时候，正是春光烂漫的

时节，落地窗边的三叶梅开得正

热闹，一朵一朵如欲飞的粉蝶。

我有些惊喜，也有些出神。

这小小的人儿，不过两岁的

小小的人儿，是从哪里学到这么

拗口、这么亲切的词呢？

“呼伦贝尔大草原”，她很快

把那个与我生命血肉相连的词扩

展开来，让我再一次看着眼前的

三叶梅恍惚看到了故乡的杜鹃。

在我的故乡，呼伦贝尔的山

坡上，那些山杜鹃是大地的花语，

每年解冻时节，山坳里一簇簇的

杜鹃，就是春天的消息。

杜鹃渐渐熄灭的时节呢？就是

郁郁葱葱的草色了吧。还有秋天的

枯黄，也是让人心动的。最令人神

驰的，还是那一片雪原，苍茫雪原。

无论是萌动的生机还是荒芜

的萧瑟，给你的，永远是直击心灵

的震撼。

那每一种景象，都是我心里

的火焰，生命本初点燃的火焰，我

怎么和小小的女儿说，才能说出

那一份美呢？

她心中呼伦贝尔大草原又是

什么样呢？或者，只是一首歌，一

种无来由的情怀。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

片辽阔的大草原……”

她晃着小身子哼唱着，小手

还挥舞着，有一种自然的沉浸。对

何必非说我爱你
我跟我妈，从来没说过一句

“我爱你”———至少，从我记事开

始是这样。一半是因为我口羞，

一半，是我猜想她大概也受不了

这刺激。看电视的时候，每到成

年的女儿搂着母亲脖子，一边撒

娇一边说“我爱你”之类的场景，

她总是不屑地一“嘁”，跟着便很

武断地批评说：现实生活中哪有

这么肉麻的啊？娘儿俩还总爱来

爱去的，净胡扯。

事实上这样的肉麻当然不

是胡扯。比如俺家那个95后小

妞，就整天麻得我酥酥的，一句

“老妈我爱你”永远说得毫无障

碍而且水到渠成，跟站在晴空下

感叹“今天阳光多么灿烂”一样

流畅自然。心情大好的时候则更

献给母亲节

层，小虾住一层，野鸭子自己住一

层。直到学了候鸟和旅鸟，才打破

这个心里住宅区。

调皮，又野，再加上放养，什

么都敢试一试。被这个蛰了，那个

扎了，这个咬了，那个碰了，都是

常事。被哥哥们骗去摘果子，人来

了，他们跑了，留我待在树上哭，

主人来把我抱下树，给我摘好一

兜果子，再牵着手将人送回家去。

收敛起来，是因为一窝鸟蛋。

大概五六岁，在山上草丛的一个

小窝里发现鹌鹑蛋大小的五个鸟

蛋，新鲜得很，非要捡回去煮着吃。

煮出来敲开，里面是已经长成有小

小黑羽形状的小鸟。妈妈说，你看，

这是一窝小鸟呢。左右看看，再看

看手里，顿时捧着就哭了，从此就

乖了，再不招猫恨惹狗嫌。

小时候被妈妈领去逛街，遇

到某个阿姨，欢喜地聊起来，把我

搁一边让等她。有时等的时间短，

有时等的时间长，还有两次，干脆

领着我去阿姨家里了。

妈妈也讲她和朋友们的事，

我听得迷糊，妈妈明明是大人，怎

么会有“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再

大些懂事了，就能辨出来妈妈的

最高级朋友、比较级朋友、原级朋

友。再人精的时候，就知道在谁面

前说话饶头东西最能不被我妈打

压，给谁买了和她一样的礼物送

去她最高兴。

再后来，滑着平板给她看自

己朋友照片视频的时候，看她像

小时候的自己一样点头称是的时

候，猛然发现，呀，就这样陪妈妈

一起长大了。 文/权 蓉

加“有料”———得像天线宝宝一

样地亲亲、抱抱。最有趣的那一

回，她大概读小学三四年级吧，

我接她放学回家。一路上天南地

北地聊着天，她笑着笑着忽然跑

开，在一丈开外又忽然站住了

脚，回过头来郑重其事地叫我：

“妈妈———”我问她什么事，她先

是神秘地一笑，接着两只手圈成

一个小喇叭，罩在嘴边大声喊：

“我爱你！”正是下班的高峰点，

附近熙熙攘攘的行人，纷纷微笑

着侧目相望。我非但没有一点窘

迫，反而美滋滋地，感觉蛮受

用———斜阳西下，赤金色的天光

里，看着她黑亮的眼睛和灿烂的

笑容，听着她这样恣意地表白，

我好像忽然间才明白：原来对母

亲的爱，也可以这样纵情。

回娘家的时候，跟我妈聊起

这事，看在祖孙一场的份儿上，

她老人家没有对外孙女的“肉

麻”表示“嘁”，不过也很持保留

意见似的对那丫头说：去帮妈妈

把饭桌收拾干净吧！爱妈妈，得

有点实际行动啊！光嘴皮子上说

说有什么用呢，对吧？

于是乎我发现，我们三代两

对母女间，形成了两套风格迥异

的示爱体系：我在女儿的“嘴皮

子”上屁颠儿屁颠儿地“肉麻”，

跟闺蜜一样甜甜腻腻地，相互说

点“不足与外人道”的体己话；在

母亲那边，则是完全“落实于行

动”，像个忠于职守的小时工：勤

勉地洗衣、烧饭、拖地板，拉着家

常陪她慢悠悠地散步，上下台阶

时轻轻搀一下她的胳膊，然后又

怅怅地松开……都是爱你在心

口难开的肢体语言。在母亲的眼

里，这些既然都是做儿女应尽的

本分，我又是个成年人，自然也

就没什么好客套的。可是我辛苦

半天得不到一点抚慰，心里也时

常有点不平。所以我很高兴在陪

妈妈遛弯儿的时候遇到她的同

事兼邻居，在跟他们简短而例行

的寒暄里，捕捉到我妈背地里其

实经常夸我孝顺的蛛丝马

迹———只有在外人的嘴里，我才

知道母亲也是因我而欣慰、甚而

有几分自豪。可是这些话，似乎

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传输给我，

要想让我妈亲

自“麻”我一

下，那难度系

数可就高了。

这几年一

到母亲节，网

络和纸媒的活

动专题里，总

在动员为人子

女的赶快回家，带上一束玫瑰加

康乃馨，把“妈妈我爱你”这句深

藏于心的话，当面大声地告诉妈

妈。也有更善解人意的，考虑到

很多游子与母亲之间山水遥遥，

很体恤地暗示：不必舟车劳顿，打

个电话说就好。我看到这儿，总是

满怀遐想地一笑:做儿女的若不分

青红皂白，一律这么生猛、突兀地

朝着母亲大喊，那么结局，怕也不

见得都是预想的版本吧？母子间

的情意，原本就是用来切身感受

的，热情也好，含蓄也罢，各自习

惯舒服就好。 文/阿 简

于这首歌，她只听德德玛的，是因

为安静吧。那么醇厚声音里，轻轻

地浸入心底，没有杂质的抒情。让

听到的人都很自然地对千里之外

的那片土地没有挣扎地充满深情。

生命多奇妙，难道在母体里

也有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隐

语？让一对母女对一些事物的热

爱，通过血脉得到心神的遗传？

如果，女儿真的就出生在呼

伦贝尔大草原又该是多么美好。

碧野蓝天、林海山川，会让生命受

到多少天地恩泽。

我不由产生了马上带她飞回

故乡的冲动，心底浮现的，是穿着

红裙的小女孩在开满鲜花的草原

上飞跑的畅快和自由。

然而，我终究也有那么一丝遗

憾，无论女儿何时回到呼伦贝尔，无论

女儿对那一片土地有多么亲近，她始

终是一个过客，内心总少了浑然一体

的自然和远离时的失落落魄。

“妈妈，等着我带你去呼伦贝

尔大草原啊。”

她睁着黑豆豆的小眼睛看着

我，“到大草原上数星星。”这一刻，我

的心里已经有泪水汹涌，为两岁小

女孩拥有了美好向往，而这向往，恰

恰就是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到大草原上数星星”，想来不

难，可是对女儿来说，却是既遥远

又飘渺的美好时光。她并不知道，

妈妈的儿时，是每一个晴朗的夜

晚，都可以面对幽邃的天空数星星

的。都市的灯火，照亮了繁华的夜

晚，也遮掩了繁星和清月的美丽，

想看星星，还真得去草原，到那里

你才会明白天上的星数不清，才能

体会“手可摘星辰”的美妙。

我的女儿在灯火璀璨的都市夜

色中，望着天上暗淡、稀落而遥远的

星星，发出了数星星的稚语，把多年

前的情境再一次推到我的眼前。

真的有银河浩渺

真的有牛郎织女

小星星啊小星星

每夜都有一个女孩儿

伏在窗前

问你问你……

这是我年少时对神秘而浩瀚

的星宇好奇的探问。

从我年少时简单而稚气的诗

句中，如今竟有了女儿的影子，我

不禁落下泪来。 文/雨 含


